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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群：我刚刚读完《岩兰花开———汶川大地震
幸存者生存状况调查》，说实话，非常震撼，震撼于生
命的苦难，更震撼于生命的韧劲，还震撼于作者直面
痛苦的勇气和能力。 读完之后，长时间陷入深深的痛
苦，觉得这样的题材不讨好，不好写。 写苦了，理所当
然，写甜了，与事实不符，我想知道你在访问这些幸存
者以及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 是如何把握这个度，又
是如何管理自己情绪的？

杜文娟：幸福与苦难同宗同族，坛城一样变化无
常，历史不单由光辉灿烂扛鼎人物组成，更由巨大灾
难连缀。 沧海桑田万世千秋，历史是一条河，我们只是
世间的一个过客，河畔小草上的一滴露珠。 文学是感
性人的事业，但只有理性的人，才能走向成功的殿堂。
感性决定热情，理性决定高度。 伟大的艺术家，都具备
这两样优秀品质。 激情澎湃又稳重练达，纯粹、好奇，
又高屋建瓴。

《岩兰花开》单只一个副标题，就令许多人避之不
及。 这就是真实的力量吧，也是非虚构的魅力所在。 所
谓非虚构，就是不能虚构，以事实说话，以真情实感示
人，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人物传记有相似之处，也
有独特性，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在场和亲历，作者在
整个事态发展中不能缺席，注重感受。 真实是非虚构
的生命线，是一堵坚硬的壁垒，必须面对和攻克，如果
矫揉造作 ，遮遮掩掩 ，词不达意 ，就违背了体裁的道
义。 真实是一把双刃剑，让人勇往直前，直奔主题，看
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也使人不寒而栗，噤若寒蝉。 我不
是一位鲜亮的写作者，直至今日常常感到后怕，分不
清真实经历，还是梦中幻境。 那是因为用情太深，难以
自拔。 的确，这部作品投入了我真挚的爱，和刻骨铭心
的记忆，乃至一去不复返的青春韶华。

汶川大地震刚刚发生的第五天，我只身一人前往
震区，震后第一个春节和地震一周年，再次入川。 地震
十周年刚过，拿着陕西省作家协会和四川省作家协会
的介绍信，带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第四次抵达熟
悉又陌生的震区。 第一站是映秀镇，就产生了放弃的
念头，对自己的行为开始怀疑。 理由非常直接，介绍信
不起作用，有人压低声音对我说，地震都翻篇了，活过
来的人曾经都是灾民，尤其在映秀，不管是三口小家
还是大家庭，多多少少都受到创伤，心中都有阴影，你
就不要揭伤疤了吧。

又一轮阳光洒满山涧，我从已经是地震遗址的漩
口中学门前经过，从埋葬着几千具遇难者遗体的山坡
前走过。 漩口中学大门前房屋林立，还建起了地震体
验馆，有人从馆里摇摇晃晃地出来，嘻嘻哈哈地说，地
震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好刺激噢。 我恨不得捂住耳朵，
吐他一脸口水。

选择性记忆是人之常态，创伤会代际传递，如此

大的灾难 ，亲历者不书写 ，二三十年之后 ，如秋风过
兮。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文献文学的形式呈现，
经验和教训同在。 正如您言，这样的选题注定不讨好，
是一件铁杵磨成针的宏大工程，无法迂回曲折，风花
雪月。 在后来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经常失控，间或抑
制不住心痛，左手擦拭眼泪，右手敲击键盘，至于行文
上的度，尽量理性更理性吧。

《北京文学》和《作品》杂志，对我非常厚爱，分别
在 2019 年 5 期和 7 期头条节选了两个中篇，并且进入
两个年度选本。 2020 年 5 月，中国言实出版社推出了
单行本，至今畅销不衰。

李凤群： 我不仅觉得这部作品的题材非常沉重，
而且，在这之前，你也写过《阿里 阿里》《红雪莲》，我
觉得这都是高难度的写作，需要实地采访，需要了解
与你完全不同的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理念使你执着
于去西藏，去灾区，去那些极具意志挑战的地方去采
访，去书写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物的？

杜文娟：人在价值观还没有成熟阶段，一般会认
为熟悉的地方无风景。 所以，对远方的最初关照，是处
于好奇和饕餮之心， 随着迎面扑来的感动和素材，书
写成为一种可能。 因为我本人就是边缘人，自然会关
注气息相通的群体。

在自生自灭的练笔写作中， 常常感到渺茫和弱
小，也经常总结失败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阅读和行
走。 阅读经典真是一件百益无害的事，笃定、丰饶、自
信等品质，与阅读相伴而生。 浪迹天涯开阔视野，也积
累素材。 久而久之，我对题材的选择和用力，有了自己
的标准。 人生并不漫长，精力自然有限。 无论是藏区，
还是震区， 都是我数年关注和行走的疆域，《阿里 阿
里》《红雪莲》《岩兰花开》，便瓜熟蒂落自然生成。

李凤群：《岩兰花开》这部作品完成之后，你觉得
最遗憾的事是什么？ 我留意到，你作品中叙述者的视
角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或许无法定位发生过
的以及即将发生的事， 并不能完全理智地看透其意
义，换句话说，作者的立场有点模糊，你觉得哪一部分
你做得比较弱，表达得不够清晰？ 在生存者的境遇之
外，你对这种苦难有什么感悟和表达？

杜文娟：初稿在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以为单行本
同样受欢迎，没想到原来答应的出版社爽约了，原因
是读者不喜欢灾难题材。 以稿费很低的条件，签了出
版合同。 拿到样书的时候，沉默良久，牵了一头牦牛，
驮回一粒黄豆。

烦恼过后，思考良久，自己做得实在不怎么样。 首
先是素材不够丰满，地震十周年之后的 2018 年，也就
是第四次入川采访，只待了 27 天。 采访常常受阻，搞
得我心灰意冷，热情消遁。 文学带给我的一点点尊严，
在这部作品的采访和出版过程中，灰飞烟灭，荡然无
存。 甚至，感到了巨大侮辱。

作者立场模糊一说，我是承认的，但不认为这是
缺点，就是一种写作方式吧。 《史记》是中国最优秀的
非虚构作品，按照严格区分，项羽和吕后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皇帝，进入本纪有些牵强，但司马迁就这么安
排了，这就是作者的立场。 叙述者占主导地位，也是想
尽可能地还原历史，抵达真实，剖析人性的善与恶，呈
现人物命运的喜乐与悲伤。

十余年关注这个群体， 对自身也是洗礼和反省，
对人间冷暖体味更深。 灾难让一个民族成长，也让关
注幸存者生存状况的我，逐渐成熟。

李凤群：在你所有塑造的人物当中，包括虚构和
非虚构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 ，是柳渡江 ，还是南宫
羽，或者柳巴松，抑或是王秋阳、明子、黄晴？ 为什么？

杜文娟：感谢您对我作品的熟悉，您列举的人物，
前面是虚构中的人物，也就是无中生有，塑造出来的。
后面几位是非虚构作品中的人名。 虚构的人物，包括
姓甚名谁，都是作者反复斟酌，构思良久的产物，且要
与家庭背景、时代特色、风土民情等诸多因素相辅相
成。 小说中的人物是根据故事情节应运而生的，没有
喜欢与不喜欢之分， 只能说哪个人物塑造得比较成
功，形象立起来了，哪些人物塑造得不够理想。

柳渡江、南宫羽、柳巴松是长篇小说《红雪莲》的

主人公。 柳渡江这个名字，就是他母亲在渡江战役的
黄金江岸，在他奄奄一息起死回生之后，情绪高涨，脱
口而出的名字，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 由于我有游历
藏北的经历，采访和查阅了大量资料，柳渡江的援藏
冲动、支教过程、逃离心理，路途中捡拾藏族孩子柳巴
松等细节，自我感觉还是开阔和恢宏的。 南宫羽这个
形象不够立体鲜明，包括柳巴松，都有些扁平化。

小说中有一个次要人物秦姨，她和老白是生活上
的伴儿，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青藏高原茫茫雪原
上，有一间土坯房子，一盘关中农村的大炕，一年四季
烧着牦牛粪，给生者以温暖，给逝者以临终关怀，还是
新生儿的降生地，不但是长途旅行者、朝圣喇嘛、说唱
艺人的驿站，还是濒临死亡的犯人和押解人员的救助
站。

无论秦姨、老白、土丹卓玛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
的次要人物，还是柳渡江、南宫羽、李青林这些命运并
不顺达的主要人物，都饱含着我的热情和真诚，都是
我喜爱的。

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小社会，每个人有各自
的命运，也有不同的性格，英雄、懦夫、平民、政客，萝
卜白菜各有所爱，纷繁复杂，多姿多彩，才构成一部或
伟大或平庸的作品。 人物是作品的命脉与核，只有人
物才能支撑作品这个舞台，故事才会灵动活跃，人物
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相互关联，都有自己的规律和
逻辑，把握和导演整场剧目的，就是作者本人。 作品也
是作者的孩子，哪有不喜欢亲生孩子的人呢。

李凤群：你的一个朋友说过，作品是作家的面孔，
作品展示了作家的终身形象，对此，你怎么看待？

杜文娟：我对这个观点越来越认同。
作家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职业，有人类以来应该就

存在，从口耳相传到诗词歌赋，从神话传说到白话小
说，堂·吉诃德、冉阿让 、安娜·卡列尼娜 、林黛玉 、阿
Q，这些栩栩如生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不但丰富了世
界文学画廊，将作家拥进金色殿堂，最终成就作家的
高度，更是作家的终身形象。

尽管我是陕西人， 因为长期工作生活在秦巴山
区，无论是饮食习惯还是思维模式，受楚、巴、蜀文化
影响多一些，灵气有余，厚重不足。 即便是现在常住西
安，对身边的城墙、古寺、石刻、帝陵，叹为观止。 经常
有梦幻般的感觉，好似进入了异国他乡。 唯一聊以自
慰的是，尚且好奇，对新鲜事物满怀憧憬，明白了一些
为人之道，对人物形象和作品精髓越来越清晰。

作家注定是淘汰率极高的职业，信念意志往往会
变成一地鸡毛。 作家在众生舞台上，有些悲壮，不用功
超越不了自己，用力过猛，会英年早逝。 在主题先行的
当下，幸运者各领风骚三四年，不幸者永无抬头之日。
既然把自己送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别无技能，只能如
僧道一样修行，无问西东，塑造辨识度强的人物形象。

李凤群：事实上，你的短篇小说，以及你的散文，
给我以多情、浪漫的精神气质，但是，对于非虚构，这
些未必不是障碍，你是如何平衡作品和个人气质关联
的？

杜文娟：我差不多十年没有好好写中短篇小说，
散文也是完成约稿，虽然短短几千字，尽量写得温厚
纵深，上下千年，如同一条宽广的河流，多些沉稳、练
达、思辨，少了些许蹦蹦跳跳的浪花。 从语言文字的
风格变化，不难看出心理年龄确实大了。 文字成长总
是伴随着天真遗失， 这是无限伤感的现实， 而我常
常 ，眷恋那条流淌在生命最初的河流 ，肆意汪洋 ，锦
句连连。

写作是阅读的孩子，阅读一定要逐渐丰满、经典、
高端，写作要愈加精良。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法则和
规矩，在未来的阅读和写作中，尽最大能力，平衡个人
气质在作品中的弥漫和张扬，规范不同体裁的写作方
法，谦谦君子，从头再来，努力写出有自己风格和标签
的作品。

李凤群：你第一篇作品发表是什么时候，换句话
说，你什么时候热爱上文学，并决定为她奉献一生的？

杜文娟：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大概 16 岁的时候。
那是一篇写我二哥文涛在除夕夜还用功学习的短散

文，发表在岚皋县文化馆主办的《岚水》油印杂志上。
那天晚上我在过道里走来走去， 第一次感到血在

周身涌动，脖子根都滚烫灼热，越走越亢奋，这份沾沾
自喜保持了很长时间。 1997 年第一次在《延河》发表短
篇小说，1998 年 1 期《延河》推出“陕西青年作家小说
专号”，我在这个 12 人专号中排名最后，年龄也是最小
的。 如今，排在我前面的红柯追日而去，有两人坚持在
写，跟我一样，既没有红也没有紫，其他几位失踪了一
般。

我热爱文学吗？ 当然是的，尊重内心的感受，对得
起自己的署名。

李凤群： 你从一个电力系统的员工蝶变成一位知
名作家，这个过程，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如果让
你重新选择，你愿意从事什么工作？

杜文娟：我人生第一个职业是公务员，后来到了电
力系统。当读到茨威格的这段话，不由得笑出声来。“德
国作家克莱斯特在欧洲动荡的年代，还东奔西跑，就像
法国诗人兰波，德国诗人莱瑙，就像尼采和贝多芬，不
停地从一个洲搬到另一个洲， 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
国家， 从一地换到另一地， 从一个寓所换到另一个寓
所。 他们心里有一根鞭子， 那便是生性可怕的动荡不
宁。 ”

我心中也有这个妖魔，只是含蓄保守得多。如果当
时领会精髓，一定会干柴烈火，奔往更大的宇宙空间。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有千面，个性不同，有一类人，就
是这般把地球当成自家的后花园。

自由是人生最高境界，写作能抵达这个王国，更需
要极大智慧，那是另一个话题。

性格一般会决定从事的工作， 环境会决定成就大
小。 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的青春我的天赋，都会合理
安排。 我肯定是有天赋的，尽管不够丰饶。

李凤群：你最欣赏的文学作品有哪些？它们在你的
写作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杜文娟：最开始对文学是没有野心的，更没有想过
能专业写作。在战战兢兢又激情满怀的春光与秋阳里，
读到了多位大师的作品，《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
《追忆似水年华》《包法利夫人》《英国病人》《2666》 等。
要说震撼，莫过于《罪与罚》了。 记得当时家里装修房
子，我抱着这本姜黄色封皮的厚书，坐在阳台上的一块
砖头上， 被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案深深吸
引。一位邻居从客厅进来，转了几圈，才发现我，大呼小
叫道：天啊，电钻山响，粉尘满天，甲醛味道这么浓，你
咋能看书呢。 这句话她好像重复了几次， 显得特别夸
张，我才抬起头，惊恐地看着她。她吓着我了，心快提到
嗓子眼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关上老太婆的房门，正找躲
藏的地方呢。我没有掩饰住愤怒，仰起脖子，哼了一声，
继续低头阅读。

优秀的作品不仅滋养人心，安顿灵魂，更是一面镜
子，一个标杆，一座灯塔，引领后来者前仆后继，去往未
来。这样的阅读逐渐改变着我的价值观，对人性的认知
更加细腻、真实、复杂，为我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性光
暗，袒露个人思想，起到了催化剂的作品。

李凤群： 我注意到你 2010 年左右转型写非虚构，
现在在非虚构的领域也有一定的建树， 相当多的作品
已经译介到海外。 那么，你现在的创作方向是什么？ 有
回头继续写小说的计划吗？

杜文娟：2010 年之前，没有写过非虚构，后来去了
西藏阿里， 接触到大量感人的事， 原本想写成长篇小
说， 但无法把几十个人的故事， 连缀到几个主人公身
上，只能贴着人物写纪实，这就是长篇非虚构《阿里 阿
里》。 从诗歌、散文、小说，再到非虚构，每次转型，都非
常吃力。 年复一年中，为我赢得了一些读者和荣誉。

一个人一生写不了多少字，能存世的几乎没有，想
在大历史中彰显个人气质的作品，更是臆想。小说一直
是我心心念念的事业，《红雪莲》便是新篇章之一，我为
这幸福的开端欢欣鼓舞，心存感激。

（李凤群：中国作协会员，著名作家、安徽省作协副
主席。杜文娟：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安康籍著名作家。 ）

癸卯年腊月的一天中午，太阳温暖，天气柔和，山野安
详。 我在包联村，正经过一片绿茵茵的麦田，到庄院那几户留
守老人家里去走访看望。这时，电话响了，是文友屈轩打来的，
他问：“西安的莫伸先生，你知道不？ ”我说当然啊，闻名遐迩，
那是我敬仰的文学前辈。 他说：“把你的《驻村扶贫记》给先生
寄一部，我把地址和电话发给你了。 ”

我顿然一惊，既欣喜，又纳闷，更是紧张。莫伸先生著作
等身，德高望重，是名家大家呀，怎么会主动索要我等无名
小辈的拙著？

莫伸先生原名孙树淦，陕西省作协原副主席，文学创
作一级，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他出版个人专著 20
多部，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大京九纪实》《东欧纪实》《一号
文件》等，长篇小说《远山几道弯 》《尘缘 》《权力劫 》等 ，电
影剧本《列车从这里经过 》《古路坝灯火 》《家在远方 》等 ，
长篇电视剧剧本 《郭秀明 》《东方潮 》《一起走过的日子 》
等。 作品荣获中宣部第八届、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全
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早在 1978 年，他发表在《人民文
学 》上的短篇小说 《窗口 》，斩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
奖，名列前三，在文坛引起轰动。 后来，《窗口》被央视改编
为电视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电视剧。

莫伸先生很早就关注着旬阳这片热土， 对旬阳作者
给予了很多关爱扶持。 2008 年，他创作编导的以旬阳市棕
溪镇王院村支部书记陈分新为原型的电影 《支书和他的
媳妇》，把一个旬阳本土、最基层村干部的感人事迹，从偏
远乡村传播到全国各地，在央视第六频道播出后，引起强
烈反响。 当时旬阳也掀起观影热潮，其艺术的震撼力与感
染力、榜样的引导和教化力量，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持续
激发着这片古老土地的活力。

后来，我不时听到文友们谈起莫伸先生的大家风范、
亲切谦和、真诚友善与大爱情怀，感觉他像一个闪亮而高
远的符号，似有几分熟悉，又有几分陌生。 当看到文友夏
崇庆的长篇小说 《不平静的乡村 》，是莫伸先生给写的序
时，我反复读了很多遍，莫名地激动又向往。 怎么也没想
到，多年后的今天，竟然有一份幸运会眷顾于我。

周末回到城里，怀着激动忐忑的心情，赶紧到邮局寄
走了书。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突然收到莫伸先生发来的信
息：

“……这部书写得很好， 包括魏连新写的序， 很有水
平。 我很少看到她写的文章，也确实没有想到，出手能写
成这样一篇序 ，有事例有分析 ，且无论举例还是分析 ，都
精准到位，很不简单。 ”

“……作品好在什么地方？ 一是语言。 很朴素， 很洗
练，很生动。 二是内容。 作者有生活，这已经难得了，作者
是在写生活，这就更难得。 作者笔下没有那些假大空的套
话，而只是把笔触放在生活上，放在人物上。 许多篇章，都
写得人物鲜活，事件传神。 包括书中反映出来的许多扶贫
中的现象，表达得恰到好处，分寸感极强。 同时又耐人寻
味，发人深思。 ”

看到这些话，我有点恍惚，以至于久久没有回复 。 莫
伸先生还说 ，这次读了一百多页 ，因为手头有事 ，可能得
过一段时间再认真地读完。

时光如水，悄然滑过指尖，新的一年不知不觉灿然开
启。 正月初六，新年气息正浓郁，也是串门走亲戚的火热
时机，那天我不慎把手机落在别处，第二天取回，一打开，
就看到莫伸先生的长段留言 :

“……昨天晚上全部看完了《驻村扶贫记 》。 维持我
先前的判断， 这部书在我读过的全省十几部扶贫题材的
长篇报告文学中，是最好的之一，列入前三毫无问题。 从
文本上来看，它可以说是一部由各个短篇构成的散文集；
也可以说是一部整体性的长篇报告文学。 我个人觉得，归
属于长篇报告文学更确切，也更好。 因为本质上它只写了扶
贫一件事。 并且主要人物也是贯穿始终的。 ”

“这部书我是从头至尾一字不落、一篇不漏阅读的。 阅
读到梁真鹏的文章时，才得知《我和他们的忘年交》一篇是
获得了全国扶贫题材征文一等奖的（此前简介上也有，但我
基本不看那些。 因为如今评奖逆淘汰的现象到处有，在文学
作品的评奖中同样大量存在）。 但是我读到这个信息时，还
是专门倒回去重读了一下这篇文章。 我觉得这篇获奖文章

在全书中，绝非一流，只是很平常的一篇，由此也可见整部
书的质量……”

“如果要说缺点，那么只能说这部书中的各篇质量不是
一茬齐，如果能把极个别的文章拿掉，全书会更精萃，更好。
再就是全书还有个别错别字，倘若再版，请纠正过来。 但瑕
不掩瑜，无碍大局。 ”

“这部书我是分了三个时间段阅读的。 第一次阅读过
后，由于抽不出时间，放下了。 期间零零星星又读了五十来
页。 前天我来广州，在高铁上读了六个多小时，读到将近三
百页。 昨天又读了一天，到晚上全部读完……”

这一刻，我感觉就像坐在先生的对面，气氛轻松，无拘
无束聆听他的点评和担忧。 我脑海里想象着、串连出一些
画面：先生那么忙，事情那么多，值得读的书更是无数，但
他在旅途中， 带的却是我这部书； 长途坐车本就疲惫不
堪 ，而他一读就是数个小时 ；回到家应该好好歇歇吧 ，却
接着读 ，又是一天 ；在很多人已进入梦乡之际 ，他在敲打
这些文字———花费这么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如此认真严
谨、细致真诚地回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陌生作者，与一部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书， 我如何承受得起这份善待和鼓
励？

第二天早上，意外地收到安康日报一位熟悉的编辑老
师转来的一段话， 是莫伸先生发给他的：“今天全部看完
黄振琼的《驻村扶贫记》，全书结尾处有你写的一篇文章，
写得很不错。 整部书都不错，包括魏连新写的序，以及我
不认识的钟庆明 、郭明瑞写的文章 ，都很到位 ，包括他们
对这部书成功的原因以及艺术品质的剖析……匆匆写下
几句，是阅读的感想，也是对你们沙里淘金的惊讶。 ”

没有什么比先生的表扬、肯定和指点 ，更难得更珍贵
更自信。 放眼窗外，恰被一束光笼罩———穿过春天的这束
光，蕴含着无私、博爱、明亮与温暖，充盈着无尽的生机与
希望。 泊在光影里，我似乎听到了一个很远又很近的声音在
说:那就继续热爱吧，继续逐梦而行吧，继续走下去吧。 这声
音像是来自天宇，又像来自地下，其实，更像来自我的心里，
来自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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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杜文娟

穿过春天的一束光
黄振琼

地处秦巴山区的陕南安康， 随着劳
务经济的发展和在外就业人员的广泛，
留守儿童与日俱增， 其学习、 生活及安
全、健康的保障问题日益受到各界关注。
他们的困境， 一声声呼唤着爱心人士伸
出援手。

安康市图书馆及其创建的书香少儿
读书会，共同致力于以送图书的方式、送
阅读的形式支持中小学校留守儿童课外
阅读，以帮其提高文化素质、丰富精神生
活、健康成长成才为职责，以关爱留守儿
童、培育书香少儿，聚集爱心力量，共建
书香安康为宗旨。 为了让广大留守儿童
“把书读起来，把心静下来”，进而安心学
习、舒心生活、开心成长，安康市图书馆、
安康市书香少儿读书会倡议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携手同心，共推“我为留守儿童捐
图书”春风行动。

一 、广泛接受个人 、团体 、企业 、单
位捐书，所捐图书为内容健康 、适宜中
小学生阅读的文学 、国学 、思想品德 、
文史知识及地方文化为主的正规出版
的新书，尤其欢迎本市作家著作 ，不接
受旧书、报刊、课本、教辅 、内部书刊及
其他读物。

二、所捐图书由专人负责，分送安康
农村留守儿童占比高的中小学校图书
室，设立专用“爱心书柜”。并由本会联系
文化志愿者协助学校建立班级性、 趣味
性读书会，开展生动活泼、持久高效的阅
读活动。

三、所收捐书专人登记建档、定期公
布、颁发捐赠证书，以弘扬大爱精神，发
挥励志作用。

四、 春风行动活动时间：2024 年 3
月 5 日至 4 月 30 日。

五、捐赠方式：请捐书人做好书目、
书价登记，并附本人姓名、地址、手机号
码等联系方式，邮寄或送至：安康市新城
街道兴安西路 103 号安康市图书馆王庭
德先生收，手机号码：1531986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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